原文：粗守关，上守机。
说解：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考虑一下，就不难料想到这样一个场面：一旦《小针》作者把上述结论公布于众，则作为宗教信仰的神本理论，就褪去了笼罩其上的神秘光环，而最终落脚于日常司空见惯的皮肤之上——为了维护健康，医生只能而且必须根据皮肤表面的血络确诊病原，只能而且必须针对血络在皮肤表面的部位进行针刺治疗——于是势必在听众当中引发强烈的骚动。因为，这个理论至少颠覆了主流社会的神灵观——神灵不但主宰万物，而且没有踪影，难以捉摸，所以凡是涉及神灵之事，人们只能敬畏和崇拜，而不可探查和冒犯。这其中最大的疑虑就在于：皮肤上的血络对于人体健康，真的具有决定性作用么？或者：怎么能够证明神气（神灵）与血络（恶血）的病理转换呢？

因此，实际上，不光是后世之人对于什么是守神以及如何守神的问题一直是深感迷惑，就连亲耳聆听《小针》讲座的那些古人，当他们听说皮肤表面的血络就是实实在在的致病之源，针刺这些血络就是实实在在的守神的时候，也难免诧异和迷惑。所以，《小针》作者仍需要耐心地反复地作出阐释，这就是这句话（粗守关，上守机）与开头第一句话（粗守形、上守神）在文字形式上完全重合的缘故。作者的意图非常明显：为了解除听众（读者）的疑虑，他要换一个角度，用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上述理论和观点从头再说一遍。

但是，毋庸讳言，限于古代社会的科技水平和思辨能力，作者要想把疾病发生的原理分析透彻解释清楚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提供不出翔实可靠无懈可击的客观证据，来证实自己的理论。所以，《小针》作者只能退而求其次，他不再寻求正面证实，而是用比喻的方法从侧面来强化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内经》中的很多理论，往往就是罗列一些仿佛类似但实质上并不相干的事物来相互映衬，以求得彼此验证，这也就是所谓的取类比像。对此，今人有诩以类比推理者，似乎也属于逻辑推理之一，甚至赞许为更高明的思维方式。但是我们务必要明白，取类比像或者类比推理这种论证方式其实是古人的无奈。

关，本字做關。《说文》：“關，以木横持门户也。”也就是门闩。通常人家，门闩其实就是一根胳膊粗细一米来长而且质地比较坚硬的木棒，平时就安插在门板后边的钥槽内，可以很方便地抽下。我们不难理解，对于民间的百姓而言，门闩这种式样的木棒，用于日常的打架斗殴，肯定是非常顺手而且颇具威力的武器，故“守关”其实就是使用门闩打架斗殴的意思。然而，同样容易理解的是，门闩这种武器只是在两个人单打独斗且对方赤手空拳的场合，才显得威力十足，如果在正规的战场上，门闩的威力就微乎其微了，因为它根本算不得真正的武器。
机，本字做機。《说文》：“主发谓之機。”本指机弩上的扳机。我们知道扳机是控制击发的关键，故“守机”其实就是使用和操纵机弩的意思。相比较而言，机弩这种武器在当时就属于先进的高科技单兵武器，它适合远距离发起攻击（有人考证，秦汉时期机弩的有效射击距离可以达到二百米以上），其效率之高，杀伤力之大，都明显强于必须直接接触的所有冷兵器，而且还省力气。
如果把疾病（客邪侵袭）比喻为气势汹汹来势凶猛的敌人，把治疗疾病比喻为对来犯之敌的奋力抗击，那么，粗工在战斗中所仰赖的武器就是不入流的门闩，上工所仰赖的武器则是高科技的机弩。这就是“粗守关、上守机”的字面意义。如此，其所对应的“粗守形”与“上守神”在技术水平和治疗效果方面的优劣高下，也就不言而喻了。
秦汉之际战争频繁，而士兵尽出于草民，且冷兵器原理简单，操作使用非常方便，所以战争的技能亦为广大民众所熟悉。同时，由于疾病的发生从本质上看属于主客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就与战争中必有攻守两方有些类似，而疾病的治疗从某种意义上也就如同对敌作战一样，故医生治病与士兵打仗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所以，《内经》作者经常使用一些战争术语，或者举一些攻防的策略，来比喻说明针刺治病的道理。这种论理方式固然可以使深奥枯涩的医学理论显得活泼生动通俗易懂，然而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弥补逻辑论证和客观依据的不足。很显然，下文中的“迎而夺之”、“追而济之”就属于战场上最普通的战术要领，而这里的“粗守关、上守机”，则在于强调武器装备和技术水平的优劣直接决定单兵的作战能力和效果。
此所谓“粗”，亦可以理解为不懂得战争技能的人，或秉性愚笨之人，以比喻技术低劣的庸医（巫医）。
此所谓“上”，亦可以理解为精熟于战争技能的人，或天生睿智之人，以比喻技术高明的良医（针医）。
憨傻愚笨的粗人大多不学无术，轻浮卤莽，平日里也很喜欢争强斗勇，然而又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全凭一身蛮力，胡搅蛮缠，死打硬拼，实则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如果这种人指挥战争，无非是人海战术，集团冲锋，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若伏尸百万，血流漂杵，则最好的结局也是两败俱伤，渔翁得利。
聪明睿智的人与之相反，其为人谦恭平和，克己奉公，绝不招惹是非。即使横遭衅端，也是委曲求全，息事宁人，化干戈为玉帛。如果这种人掌管军队，必以强大的威慑之力，使敌临阵胆寒，打消侵犯之念，是以能够兵不血刃，不战而胜。若不得已而战，则必谋划先机，占据主动，加之技高器精，乃能出奇制胜。
以上为人处事之道，其实都是《道德经》的观点，对于临床医学未必真的管用。但是如果根据作者的描述，想象一下一个普通农户所可能面临的围攻以及可能做出的抗击，我们肯定能够明白，对于临床医生来说，先进的医疗技术确实具有决定性作用。
譬如，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有一伙豺狼啸聚于一家庭院之外（注：古代的农户都是独门独院，庭院四周乃自家垦植的土地，故庄户院落之间相隔遥远，盖地广人稀也），企图围攻这户人家。面临这种危急情况，憨愚的粗人往往是二话不说，把门闩一拔，就冲将出去，上下翻飞，奋力挥舞，与狼群搅在一起，展开近距离格斗。其结果，要么在精疲力竭之前把豺狼赶跑，要么在精疲力竭以后被豺狼吃掉，总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这种孤注一掷死打硬拼的愚蠢抗击方式就叫“粗守关”。
如果同样的事情换作一个聪明睿智的人，他就不会贸然冲出去奋力肉搏，而是迅速地取出机弩，装好箭镞，然后爬上高墙，远远地瞄准领头的豺狼，一箭射去，就立马结果了它的性命，随着“嗷”的一声惨叫，其余的豺狼一轰而散，于是一家人转危为安。这种主要凭借优良器具和高超技巧的抗击方式就叫“上守机”。
很显然，“粗守关”与“粗守形”相匹配，说的是以毒攻毒的原始治疗方法，实属以生命为代价的孤注一掷，非常愚蠢可笑，殊不足取。“上守机”与“上守神”相匹配，说的是针刺血络的最新治疗方法，科技含量高，理性而安全，正宜大力提倡。
因此，作者在这里用两种不同的抗击方式来作比喻，目的仍在于说明“粗守形，上守神”的实质，就在于理论素养和思想境界有高低深浅之别，因此导致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即医疗方式）截然不同，当然，其最终的治疗效果也必将大不相同。
所以，这个比喻的真正含意在于，一个医生如果具有正确的形神观，理解和掌握了“密意守神”的诊断和治疗手段，就不但能够预感疾病的发生，而且只要在皮肤血络上轻轻点刺，就能够消灭疾病于萌芽，遏止疾病的滋生蔓延，从而达到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维护健康之目的。如同战争中利用强大的威慑力，兵不血刃，不战而胜，就是最高明的军事统帅，能够深谙血络诊治技术的医生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上工。
根据有关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我们可以知道，在西汉早期以及更早一些的先秦时期，那时的所谓医学，其实主要就是巫术。因此，当时必然流行着神怪妖孽之类愚昧落后的形神观，以及祝禳醮占之类荒诞无稽的所谓医法医术，而某些缺德无良之徒正是借助于这些落后的观念和法术占领着当时的医疗市场，极尽坑蒙诈骗、追名逐利之能事。并且，正是这个代表着愚昧落后的巫医势力，对《小针》作者所开创的针医事业大放厥词，肆意诋毁，已经成为推广普及针刺医术的最大障碍，所以必然也会遭到《小针》作者的强烈谴责和严厉抨击，这就是用门闩和机弩这两种具有强烈反差的武器来刻意贬低他们的原因。盖古人所谓“粗”，本是指粮食中的糟粕，即如秕稗之类，不可食用。如《左传·哀公十三年》：“吴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对曰：粮则无矣，粗则有之。”因此，《小针》一文中的“粗”，其实是指医工中的败类，根本算不得正式的医生，在当时就是骂人的话，它和“下工”不属同一个概念。
